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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 6月 11日，京津卫戍总司令阎锡山偕

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进入北京，①国民党

二次北伐基本完成。北平、天津是前清和北洋政

府的权力中心，统领河北地区的直隶总督向来拥

有“首席疆吏”的特殊地位，平津对军人的诱惑力

不言而喻。②北伐后期，阎锡山与冯玉祥围绕两地

的控制权展开激烈角逐。北伐结束后，蒋介石令

阎锡山、白崇禧同处平津，分别担负卫戍地方和肃

清直鲁残军之责，意在使二人相互制衡，便于其嫡

系力量深入北方。参与北伐的四个集团军对平津

军政主导权展开博弈，是国民党内矛盾冲突的聚

焦点。因不满蒋介石削弱异己、待遇不公，阎、白

及其所代表的晋、桂二系开始接近，日渐形成与蒋

抗衡的势力。地方实力派与国民政府相互倾轧的

政治生态，在国民党北伐时期便已形成，其衍生的

诸多问题，成为日后北方政局纷乱的肇始，在整个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始终未被克服。从北伐告成之

初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的关系演变中，即可窥

见这一动向。目前学术界对于国民党地方实力派

的研究，多集中于某个派系的兴衰起落，或探寻国

民政府与地方的互动关系。③对于地方实力派在

应对蒋介石权力制衡时的策略选择，尚缺乏比较

视野的讨论。透过国民党北伐后的平津权力分配

及其博弈，可加深对国民党党政和军政矛盾的理

解，以此探寻国民党整合地方力量失败的原因。

一、二次北伐后蒋介石的裁兵意图

1928年 6月，国民党二次北伐告一段落。倾

覆北洋政府、打倒旧军阀后，国民党内形成以蒋介

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集团军。

这些军事首领多以政治分会为中心，统辖一方军

政大权，国民政府统治权能够直达的只有东南数

省。此种局面的形成，既有历史因素，也与国民革

命军北伐的遗留问题息息相关。

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数千年的君主专制政

体，但民主共和的成果随后被怀有野心的军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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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各派军阀抢占地盘、彼此征伐，军阀混战成为

北洋时期的政治常态，大小军阀皆以扩军为第一

要务，兵额扩张成为必然现象。④国民党也未能克

服这一弊端。1926年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北

伐，但次年国民党内反动集团叛变革命，并在北伐

中大量吸纳北洋军人加入。在改旗易帜加入国民

党的北洋军阀中，阎锡山和冯玉祥凭借强大兵力，

成为二次北伐中北方战场的主力军，跃升为国民

党军政要员。隶属于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中国青

年军人社便认为，“这一幕北伐的结果，只是军阀

治权的转移，而不是革命政权的建立”。⑤

北伐大致完成后，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暗

流渐有公开化趋势，“以冯阎冲突与蒋桂冲突为骨

干而构成交互错综的关系”。冯玉祥和阎锡山素

有积怨，当蒋介石将平津卫戍权交予阎锡山后，冯

阎冲突加剧。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逼迫蒋

介石下野后，蒋桂矛盾愈深。蒋拉阎抑冯，冯桂转

而接近，⑥军事首领间“互相排挤之现象”丛生。⑦

为取得绝对优势，各集团军不断吸纳兵员扩充实

力，随之而来的供给问题又反向加剧了军队对地

盘的争夺，形成恶性循环。阎锡山收编军阀残部

的举动尤引人注目。原北洋军徐源泉、郑俊彦等

部均投入其麾下，天津方面附晋者甚多，傅作义因

此发出“收编十余万敌人，无给养可虞”的抱怨。⑧

是时，归属国民政府的军事力量共有 84个

军，约 300个师，兵额至少有 220余万。庞大的军

队花费浩繁，以全国全年收入养兵尚差三万万余

元，故裁兵被视为“党国之急需”。⑨在蒋介石看

来，“从前北洋军阀，把持军权，没有不把持财政

的，因为要把持财政，更非把持军权不可”。⑩倚赖

军权崛起的蒋介石，并不想让此局面重演，裁军被

其视为削弱军人权力的釜底抽薪之策。

北平平定不久，蒋介石便有借北上致祭孙中

山之机落实裁军的想法。1928年 6月 26日，蒋由

南京至武汉短暂视察，7月1日又与李宗仁等抵郑

州会晤冯玉祥。冯因失去平、津、冀控制权，“面目

瘦黑，精神不佳”。他对蒋介石甚为不满，“不愿同

上北平”。2日，蒋介石与白崇禧、商震等将领在保

定会面，次日同抵北平，阎锡山在长辛店迎接。北

伐初定后国民党军事首领齐聚北平，为破除国民

党内不睦的传闻，蒋介石精心安排行程。他舍近

求远，先赴各集团军主官驻地，再与之同行。7月
2日蒋电促冯北上时即谓：“吾人团结应以行动表

见(现)，免使外人猜疑。”祭告典礼前一天，蒋介石

因思裁兵公债已筹备，而“武装同志之觉悟更属迫

切”，随即电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

应钦暨各总指挥：“将以实力促进裁兵之进行”，并

以“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

无以裁兵”表达其迫切性。显然，督促军人裁兵

是祭告典礼背后的深层意图。

7月 6日，国民政府在北平香山碧云寺孙中

山灵前举行祭告典礼，是为裁兵善后之先声。阎

锡山、冯玉祥位列主祭人蒋介石左右，李宗仁、白

崇禧等均依次排立。襄祭者并非追随孙中山的

国民党元老，而是三个集团军首领，反映出军人

在国民党内地位的跃升。蒋介石在祭文中，直言

国民党内各派军人“未能悉明党义，竭诚信仰，尊

重中央”；党员之间“对于主义，亦未能全体一

致”。他进而痛陈裁兵之必要，告诫军人警惕“虚

荣利禄之诱，地盘权位之私，个人主义之企图，封

建思想之留遗”，尤要“牺牲各人之自由，确守严

明之党纪”。

尽管蒋介石以孙中山继承者和“中央”自居，

但此时尚未建立足够威信，故对各集团军首领坐

拥重兵、统辖一方的既成事实隐隐不安，视为政治

上的挑战。其裁兵计划，意在先从停止军事长官

募兵入手，实行财政统一及军需独立，防止各军事

势力截留税收、擅征款项。裁兵的同时，蒋剥夺各

集团军财政税收权，“明定军区长官不得兼任省政

府主席”，进一步将行政权与军权分开。如按上

述方案落实，无论像阎锡山、冯玉祥等后加入北伐

的原北洋政府要员，还是如李宗仁、白崇禧等在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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伐中崛起的新军人，军政资源均将大为缩减。

蒋介石裁兵背后的深意，各集团军首领心知

肚明。但在当时舆论氛围下，“削除军阀之后，兵

之当裁，尽人知之不待言”，阎锡山亦有“今日北伐

完成，武装同志都是有功国家；不能裁兵，则今日

拥兵之多，难免不变为后日民众之罪魁”的感

慨。当然，阎锡山支持裁兵，也是形势所迫。起

初他颇为乐观地认为，在财政统一政策下，“收款

既全归中央，支付军饷亦尽由中央负责”。但蒋

介石7月初拨交第三集团军暨平津卫戍总司令部

的军饷却不足以维持现有兵力。阎深知蒋忌惮

第三集团军收编残军过多，于 7月 4日承诺“自中

央所收军队，允应还之中央”，并不忘指出，接收平

津以来“惨淡经营”，未料“不能公私两全”，苦恼之

情溢于言表。收到阎电后，蒋介石当即表示愿玉

成此事，将所有平津收编部队归国民革命军总司

令部直接编制调遣，急切心情可见一斑。

尽管各军事首领本意不愿裁兵，但如拒绝，又

将背负“军阀”和“分裂”恶名。如此一来，他们又

陷入北洋时期“既希望保持其政治独立性，又无法

否认国家统一原则的矛盾之中”。他们在口头支

持裁兵的同时，又尽最大可能维系各自势力。对

外表示裁兵“素所欣愿”、甚望早日实现的冯玉

祥，借机提出对第二集团军有利的裁兵方案，认

为裁兵条例应为“枪械不全者裁，老弱不堪者裁，

纪律不佳者裁”，特别指出不应按比例裁兵。照

此方案，兵员近50万的第二集团军仍能维持较大

规模。就在蒋介石祭告孙中山典礼结束三日后，

冯玉祥在南口追悼 1926年南口战役中阵亡的西

北军将士。南口战役中北洋军阀串联阎锡山围攻

西北军，追悼会既是对阎昔日罪行的揭露，也宣扬

了冯玉祥的战功，有助于提升其个人地位。

各集团军首领均有争雄观念，兵力无疑是重

要保障和资本。李宗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同样表

示，全国业已统一，无再用兵之必要，“今后唯一要

务就是裁兵”，“不过裁兵一事，言之甚易，行之甚

难”。但李宗仁私下对蒋介石利用在北平召开善

后会议，“来造成他的中央党政军领袖的地位”一

事甚为不满，故希望“各总司令俟李济深到平后，

将裁兵与善后两问题作最后之讨论，有所决议”，

日后提交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讨论施行，在之后

的政治博弈中扭转对第四集团军不利的局面。

有别于三个集团军首领支持裁兵的官样文

章，白崇禧的表态直接反映军事将领对于裁兵的

真实想法。是时，第四集团军在北方有六军一师，

其中，第十三军驻北平南苑，整体兵力雄厚。针

对舆论撤销河北过多驻军的呼吁，白氏直言，河北

“所驻军队并不为多，设使中央对军费筹有办法，

即再加倍，亦无碍于地方”。“现在中国，并不是兵

多，是没饭吃的兵多”而方觉兵多，如就国防而论，

北方驻军不仅不嫌其多，反觉其少，公开与蒋介

石唱反调。

尽管二次北伐后国民党势力直达北平，革命

口号和标语遍地可见，然而该地毕竟“为数百年建

都之所，官僚习气，蒂固根深”，国民党统治基础薄

弱。蒋介石在北平 22天，大力推进裁兵方案及

军事善后，力图展现其革新北方政治的决心，但对

地方实力派的发展心存警惕。蒋将平津卫戍总司

令一职委以阎锡山后，为避免第三集团军权力过

大，又将肃清津东直鲁残军的任务交由第四集团

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是时阎锡山在北平铁狮子

胡同设立卫戍总司令部，白崇禧则在与之不远的

香厂东方饭店设立前敌总指挥部。阎、白代表的

晋、桂势力汇聚北平，颇有一山二虎之势。

白崇禧与阎锡山的政治轨迹截然不同。1925
年广西统一时，白崇禧仅为李宗仁的参谋长。北

伐兴起后，白崇禧晋升甚速，成为桂系的灵魂人

物。作为国民党西南将领领兵进入北方政治中心

的第一人，白崇禧“少年气魄，颇为焕发”，虽自认

政治经验缺乏，但极具大志雄心。他认为北平物

质方面较前进步，“惟官僚习气太重，腐化酸化，令

人不快”，北方民众将南方革命宗旨概行接受，方

··38



2024.1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CHINA

中国现代史

不负革命。在白崇禧转战西南的十余载中，山西

的掌权者阎锡山在北洋政局中肆应各方，侜张为

幻。阎锡山长白崇禧十岁，思维行事上新中有旧，

政治策略中虚实相间，人常谓之“老谋深算”。阎

锡山背离革命、身侍北洋政府的经历常遭国民党

人鄙夷，曾有“帝孽”之谑，稀释了昔日同盟会会员

的政治光谱。

1928年 5月下旬，白崇禧与阎锡山在石家庄

首次会面。未见面之前，白崇禧因知阎锡山毕业

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想象他一定像该校毕业生

蔡锷、蒋百里、程潜等人一样，“具有士官学生矫

健、精干之精神”。孰知见到阎锡山后，白崇禧发

觉其“全不是想像中之人物，他穿一袭棉裤、棉鞋，

留两撇小胡子，显得非常衰老”。因是五台人，阎

锡山“一口方言很难懂，声音又很小”。白初见阎

即有失望之情，二人行事风格迥然相异，势力范围

交叉重叠，为合作平添了阻碍。但蒋介石对地方

实力派的制衡政策，意外拉近了二人的距离。

二、阎锡山、白崇禧对裁兵的应对

为尽快推进在北平提出的军事善后意见，蒋

介石决心趁热打铁，希望在 1928年 8月国民党二

届五中全会上形成裁军决议，以此进一步削弱地

方实力派。而以李宗仁为代表的地方实力派亦跃

跃欲试，试图达成于己有利的军事和政治方案。

此次会议上，国民党北伐时期遗留的矛盾全面爆

发，内部派系进行新一轮分化组合，桂系和受蒋介

石支持的汪精卫派展开全面较量。

冯玉祥的政治动向颇为关键。冯氏所据陕、

甘、鲁、豫等省蜿蜒于阎、桂、蒋势力之间，与阎锡

山交恶后，冯只有与蒋妥协或同桂系合作方利于

自存。而蒋介石利用政治资源拉拢汪精卫抵制

桂系，又使冯玉祥的政治选择发生倾斜。弃桂联

粤后，冯同汪之“接近不遗余力”。桂系在湖南

受唐生智、汪精卫、程潜等“侵逼”，“湖北亦甚

虚”；南京方面“蒋汪合作又加以冯之赞助”，形势

不容乐观。

桂系身居国民党高层者较少，为在政治决议

中取得人数优势，李宗仁等将汪精卫派视为“共产

党”，限制其参会资格。但蒋介石主导下的二届五

中全会预备会以四中全会并无限制汪精卫、顾孟

余、陈公博、甘乃光出席之决议为由，再请汪派中

委出席。此举受到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李石曾等

反对，强调“必欲从新清党，否则不行”；李宗仁亦

“谓因知中央不再清党故避沪，今如此，不欲回

京”。其实，所谓“清党”，并不只是清除汪派中委

在国民党中央的席位，更有借清除政敌之机，达到

限制自中央至地方党部势力的目的。

1928年后，国民党地方一级虽“改变了大革命

后期倾向于党部指导监督政府的原则”，代以党政

分治的制衡体制，但提高党权的呼声仍然很高。

是时，汪精卫主张恢复民众运动以拉拢民众，并通

过增强各级党部力量扩大政治势力，损害了地方

实力派的权益。蒋介石在国民党党内地位并未稳

固，对“下级党部抗议中央决议”、“诋毁中央”等举

动心生不满，视党权为集权的威胁，但又因其欲借

党权制衡地方军人，故多次在公开场合批评“武装

同志”不知尊重党，“视党务为赘瘤”，甚至反对党

的行为。白崇禧是上述“武装同志”的典型代

表。二届五中全会召开前夕，白崇禧通过李宗仁

向蒋介石传达，“只求清党，虽推总司令称帝，亦

所愿意”，言辞极为激进。7月 27日，蒋在日记

中写道：“白崇禧又欲破坏第五次全体中央会议，

可笑又可叹也。”正由于在论资排辈的国民党内

资历尚浅，李宗仁、白崇禧徐图加强在党内影响

力，也正因为汪派中委势力影响较广，桂系欲先行

“清党”。

为避免白崇禧破坏会议，7月28日，蒋介石以

代拆代行为名，令白驻平代行职权。就在李宗仁

为“清党”一事活跃于南京国民党上层时，白崇禧

在北平积极寻求阎锡山的支持，李、白二人遥相呼

应。阎锡山最终并未出席二届五中全会。30日，

阎致电蒋，称其南下参会经石家庄时，因暑热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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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略愈后继续乘车抵顺德(今河北邢台)以北，胃

痉挛旧病复发，遂停车治疗。阎锡山缺席会议的

原因，究竟是身体有恙，还是另有隐情?未参会的

这段时间，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又有何种政治

动向?上述疑问背后，潜藏着国民党北方政局走向

的暗线。

蒋介石阻挠白崇禧参会，对阎锡山出席与否

却十分重视。蒋介石多番催促，以“此次会议为中

外观瞻所属，国家前途最大关键，而对于兄之到会

与否，尤为注重”等语相劝。但阎锡山并未像此

前所说的就地医治，而是返回太原调养。8月 10
日，阎锡山收到白崇禧电函，内中斥责汪精卫、陈

公博等“附逆委员背党叛国”，参加二届五中全会，

“希图操纵党权，捣乱大局”。最后，白崇禧以“本

党先进，举足重轻”高举阎锡山，“当此千钧一发之

秋，万望注意”。

阎锡山对来自党部的掣肘感同身受。早在阎

部绥远驻军 6月份饷项待发之际，绥区党务指导

委员会即以兵匪为患、旱灾严峻为名，对发放的军

饷“肆口非议”，并决定召开民众反对提款请愿大

会。为此，阎锡山曾向国民政府痛陈指委会“不守

党纪，横干政治”，“动辄煽动民众”，不排除以武力

制止。此外，国民党各派势力渗入平津市党部，

使阎锡山在地方政务上力不从心。对此，李济深

慨叹广东党务人员由其“开名单、经中央委任”，尚

感难以办理，“北平乃素不相知之人办党，其困难

可想而知矣，此阎总司令之困难，余尝为之叫

苦”。李济深虽未在广西做过事，“却一向被目为

‘桂系’”。他生于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有特殊

友谊”。因他在粤军中起家，“广东将领多为其旧

部”，故两广关系甚为密切。显然，李济深意在游

说阎锡山“清党”。

二届五中全会期间白崇禧密切关注阎锡山病

情，令阎之亲信、第三集团军第六军军长孙楚转

告：“据德医推测，恐胃病而又含慢性盲肠炎，最怕

受震动”，痊愈后亦“不必参加五次会议”。国民

党各派势若水火，也使一直默默观察局势的阎锡

山不愿卷入政治旋涡。蒋介石多次电劝阎参会无

果后，退而求其次，告以“平津方面，乏人主持，殊

非所宜”，促其“到平养疴，兼顾一切”，亦未得到

积极回应。

阎锡山接掌平津不久，与蒋介石即由合作转

为相互猜疑。当时河北驻军繁多，“各县局征收款

项大都由军队强迫提用，解到省库者甚属寥寥”。

又因河北省实行委员制，财政方面“未便厅长一人

主持”，平津卫戍部队的军饷难以保障。蒋介石

将阎收编的残军转归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直接调

遣后，并不拨付给养，而是用“催逼”手段，从已划

拨阎部的盐税中“借拨”50万元。阎锡山自认为

对蒋介石的忠诚和排忧解难程度是建立在“兼顾

卫戍之面子”上的，而蒋却在阎部经费拮据时加重

压榨，“是弃卫戍部队于不顾”。阎对蒋不体恤卫

戍之苦，反辜负其诚心的种种做法感到心寒意冷，

他建立在政治实用主义基础上的有限和相对“忠

诚”自然难存。

8月12日，阎锡山得知，蒋介石欲将各方实权

分子调派至南京，“成一健全有力之政府”，尤望阎

将治晋十余年的经验用到国民政府，推广至全

国。至于山西政治早入轨道，可由阎“指定几人做

去便妥”。将地方实力派调离驻区的做法，与中国

古代的“削藩”如出一辙，意味着阎不仅会失去卫

戍平津之权，且在山西的权力行将被剥夺。显然，

蒋介石令阎锡山卫戍平津，有北伐过后“论功行

赏”的成分，但也只是过渡时期的权宜之举。获悉

消息当日，阎锡山即以“病体缠绵”为由，再次拒绝

了蒋令其赴南京的要求。阎蒋隔阂渐增，蒋冯关

系则有升温迹象，进一步将阎推向桂系。阎锡山

的势力范围位于冯玉祥地盘的北方，可与两湖桂

军夹击西北军，进而压迫南京。地理因素赋予晋

桂合作独特的战略意义，双方不言自明。

阎锡山虽未参加二届五中全会，但始终密切

注意各方动向。政治分会之存废与军事首领的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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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命运休戚相关，国民党内部争执甚烈。政治分

会在北伐时期权力甚大，有任命辖区内地方官吏

及处理政、军、财、教等事务全权，北伐告成后蒋

介石即主裁撤。汪派中委提案赞同，李石曾等出

于防范专制独裁的考虑，反对废止政治分会，得到

李宗仁、白崇禧和李济深等军人支持。阎锡山虽

未公开表态，但同样反对裁撤政治分会。8月 5
日，他正式发表就任太原政治分会主席的通电，以

此表达其政治立场。不过，在桂系带头反对的情

况下，阎采取静观其变态度。

最终，二届五中全会议决 1928年年底取消各

地政治分会，同时约束政治分会主席不得以分会

名义对外发布命令及任免所属地域内人员。“整理

军事案”的通过，更是意味着各集团军首领的权力

将大为削弱。尽管蒋介石初步达成限制诸军事

首领的目的，但决议案最终能否实现，则要取决于

各方态度。这次会议中，李宗仁离宁赴沪，李济深

负气离会，李石曾、张静江等国民党元老中途避

退。阎锡山暗自不满，认为“五全会虽无价值，议

决之案却可捣乱”。阎锡山与白崇禧二人一静一

动，前者潜居幕后、不动声色，后者走在台前、公开

同蒋介石叫板，既是顺势而为，也有性格使然。蒋

介石的集权政策反向拉近了军事首领间的距离。

会后，桂系不甘示弱，在“清党”问题上大做文章，

国民党不同集团的冲突集中浮现。

二届五中全会结束仅一天，在太原乡间养病

的阎锡山出于对基层党权扩张的担忧，便遥控平

津卫戍总司令部解散北平工会。北平市党部就此

发表抗议宣言，以“迹近军阀”等语斥责阎锡山。

阎锡山与北平市党部的冲突升级后，白崇禧对其

“断然处置，防患未来”的举措极为赞赏，建议先下

手为强，对北平、天津、太原等地党部“另保忠实党

员，请中央委任”。白崇禧的建议甚合阎锡山心

意，8月 17日，他在收到电函当日即行采纳，电令

山西省政府交际处处长梁汝舟和天津市市长南桂

馨分别筹备平绥路、平奉路特别党部，事先秘密

“遴选忠实可靠党员”，“以备择向中央保荐”。地

方军人试图以军制党、以军治政，这种借控制党部

人选排除异己、强化统治的做法，与两广如出一

辙。随后，白崇禧再次电告阎锡山防患未然之策：

由于目前北平已解散工会，预计“若辈必连结各

方，加以以军治党、压迫民众罪名宣传海内”，因此

“惟先去其内应，彼乃无所措手”。阎锡山对白崇

禧“所示应付策略至佩荩筹”，复以“根本不定，枝

节难清”八字，以示赞同。

不过，阎锡山对与桂系合作始终留有余地，根

据“清党”势力的消长作进一步政治抉择。尽管白

崇禧“对南京极不满意”，但尚无决裂意图，“因其

所患者在冯而不在蒋，以为冯若解决，蒋自不成

问题”。为增大胜算，桂系在联晋的同时，还与奉

系交好。是时，白崇禧就直鲁残军收束问题与张

学良接触频仍，张同样因地盘、人事等问题与蒋

介石周旋。若奉晋桂三方联合，冯玉祥不难解

决，蒋介石更形孤立。因此，白崇禧主张“第一联

奉，第二清党，晋奉两湖两广联成一气，军事上可

操胜券，各省区指导委员尽成忠实同志”，国民党

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自然有把握。在胜负未分

之前，阎锡山在联桂“清党”问题上以稳妥为要，

认为“湖广晋奉联络清党是此后进行正轨，但须

有妥适进行计画”。

晋桂二系对“清党”预期结果各有侧重。桂系

欲借“清党”提升在国民党内地位，开始酝酿倒蒋

方案，不排斥诉诸武力。阎锡山在北伐中所获甚

多，尚无与蒋介石决裂的勇气，“清党”只是巩固现

有权力的手段。由于根基尚浅的桂系在“清党”方

面孤掌难鸣，故倾向于联络党内军政要员。李宗

仁认为阎锡山是“军界老前辈”，资望在蒋介石之

上。为加深政治捆绑，桂系故示外界与晋系接

近，使阎成为国民党党部的攻击矛头。北平即有

刊物将晋阎列为首要抨击对象，以“旧军阀”斥之，

“此类杂志财政部每月接济二十余万元”，背后主

使者显然来自国民党上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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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清党”问题上，阎锡山看似受白崇禧影响，

实际原则明确，仅采纳对己有利之处，决不为桂系

作嫁衣。他在解散北平工会后便驻足不前，白提

出这只是“治标之法”，治本应先清国民党中央党

部，“但非容易”，唯在晋系势力下之平、津、晋等处

“亟应从速着手”。在天津方面，党部通电拥护二

届五中全会后，白崇禧“甚为诧异”，谓“党政不应

两歧”，湖广无此现象正因对党部早有布置，望阎

锡山早为之计。在白崇禧提出“先由各领袖及李

石曾、张静江、吴稚晖诸公发表护党通电，然后分

投清理”的建议后，阎锡山顾及此举将引起广泛

注意，提出“应先布置好，由党中通电，大家复电响

应”较为稳妥。显然，阎锡山不愿四处树敌，意在

不同势力之间找寻最有利于己的平衡。他婉拒了

白崇禧唯其马首是瞻的推戴，复电谓“兹事体大，

固非一手足之力所能挽救，过承推奖，愧不克

当”。阎锡山的立场并不使李宗仁感到意外。一

个月前，他联合阎以政治分会名义反对汪派委员

出席二届五中全会时，阎同样不愿出头。对此，李

宗仁“深以为憾”，发出阎锡山“怕得罪人，不肯露

骨担负，则我们想帮他的大忙，亦不易”的感慨。

在北伐后国民党内的政治博弈中，阎锡山运

用北洋时期一贯的政治手腕，既对“盟友”保持暧

昧与疏离，又给对手方无限的遐想空间。他既是

最容易被淡忘的一方，却无形中成为不可或缺的

力量。面对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的制衡，阎锡山

与白崇禧以“清党”相抗衡，试图最大限度维系既

有权力。但晋桂二系又均有各自利益考量，分歧

在所难免，为蒋介石的政治运作提供了空间与

可能。

三、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的博弈

桂系在与蒋介石展开政治较量的同时，也在

暗自进行着军事准备。1928年 8月中旬，李宗仁

在第一集团军第一师师长刘峙奉命将部队全数开

赴九江“剿共”之际，令白崇禧“以削平湘省共党为

名”，调北方驻军准备回汉。白崇禧借口在平驻

军经济困难，先令第四集团军第七军和第十九军

各一部回防武汉，引起外界猜测。探听到白崇禧

“有意南返”的消息后，阎锡山立即向在北平的晋

系成员梁汝舟求证。后者从白处证实，东北军事

未了前，白崇禧不会离平，南下之言系对国民政府

拨款分文不到所发“一时之牢骚”。

阎锡山对桂系态度暧昧，不过尚未关闭合作

通道。善变的阎锡山并非理想盟友，但也是桂系

为数不多的选择。平津的权责冲突是蒋介石为

阎、白关系设置的阻隔，二人心照不宣。白崇禧主

动作出让步，表示东北军事结束后即率队南旋，甚

至在报纸上亲自辟谣，称其“将于北方另开一新地

盘”的传言殊非事实。梁汝舟推测，白崇禧此前

“或有觊觎卫戍司令之心，今则力避此嫌”。确定

白氏无染指平津之心后，阎锡山戒备稍缓，表示

“对桂系为诚意的联合，为此间最乐为之事。但须

能长久维持其合作精神，不蹈前此军阀有利则合，

有害则离之覆辙也”。

因张学良承诺收束盘踞津东的直鲁残军，

1928年 9月前，白崇禧并未对其采取实际军事行

动。9月 2日，白崇禧奉命东征，临行前他仍积极

争取阎锡山，与晋系成员潘铁民谈话两小时之久，

再次劝告，唯有将党部人员切实掌握，捣乱分子一

律撤换，方能有效掌控平津及山西局势。白崇禧

保证，只要阎锡山“不以越权相责”，定能代为执

行，“颇露诚恳之意”。阎锡山对白崇禧所言深有

感喟，自认“山西落后已严令赶进”，承诺为“求稳

妥之解决办法”，日后将与其面商。

面对共同的政治危机，阎锡山对桂系诉说的

“诚意的联合”，虽有真情流露的成分，更多的还是

利益考量。其实，蒋介石同期亦向阎锡山抛出橄

榄枝。二次北伐后，蒋周旋于国民党各派势力之

间，千头万绪，未视阎为最重要一方。在白崇禧突

然调兵回汉后，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坐镇平

津的阎锡山滞晋不归，分担军务的白崇禧怀有异

心，北方政局谣诼繁兴，时局人心皆动摇不安，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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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暂时搁置了调阎锡山入南京的想法，一再

劝其速返北平，以维全局而定人心。

对于蒋介石的殷切相邀，8月21日，阎锡山表

示“遵当力疾赴平”，但对回平以后前方战事和军

饷问题顾虑重重，望其在统一军队指挥、妥善处置

收编部队、整理平津财政等问题上有切实规定。

为打消阎锡山顾虑，蒋介石电告徐源泉、郑俊彦二

部可调驻察绥或河北南部，由第三集团军先行拨

付给养若干，将来由南京归还。蒋不忘强调，白崇

禧近日行动，“对京东似不肯负责”，只有阎返北平

方可立即镇定，否则“北平动摇，往事前功皆尽弃

矣”。在平津卫戍经费不足的情况下，蒋介石反

令其垫付杂军费用，实非阎所乐见。24日，阎锡山

在复电中着重强调“河北岁入现归省政府经收者

不及五分之一”，行政费尚苦不足，卫戍军饷仍毫

无着落，部队维持已极度困难，非南京加以援手无

法渡此难关。蒋促阎赴北平震慑白崇禧，阎则以

此与蒋谈条件。最后，蒋介石承诺徐源泉、郑俊彦

诸军饷需由南京设法维持，决不使之为难，二部驻

地亦由阎决定，唯望其速到北平。

在蒋介石多番催促下，阎锡山终于在 8月 30
日表态，“现正赶速摒挡一切，俾便早日启行”。但

他同时指出，因奉命接收平津以来离晋稍久，“凡

裁兵之计画，欠款之筹还，省府委员之遴派，均须

有适当之安顿”，未吐露确切归期。阎拖延回平，

一方面是出于对平津情形的畏难情绪，另一方面

则是待价而沽。晋系核心成员对此达成共识，孙

楚建议阎锡山“对于来平须再三考虑，盖对环境均

有办法，始可来也”；面对外界对阎何时到平的问

询，赵丕廉更是直言：“只要介公对于政军事两项

有个澈底计画，即刻前往。”

当时平津各报有载阎锡山“联桂抗粤者”，有

谓“亲蒋制桂者”，“无形中影响殊巨”。阎部下建

议，亟应在舆论方面统一规划，否则所发布消息未

能统一，常自相矛盾，“违反宣传之原则，影响总座

个人在政治上立足点，关系非浅”。其实，舆论所

说阎锡山“联桂抗粤”或“亲蒋制桂”，恰恰是他不

偏枯一路、力图通过多方下注掌控局势的惯用手

段。在蒋介石利用白崇禧制衡阎锡山的同时，后

者同样利用蒋对桂系的忌惮和北平形势的担忧，

达到政治上牵制蒋之目的。阎锡山很清楚，北方

的财政困境只有依靠国民政府拨款解决。局势未

明之前，他不与“清党”盟友过早捆绑，同白崇禧、

李济深等军事领袖近而不亲，为与蒋介石的关系

转圜预留空间。

数次过招后，蒋介石开始考虑扩大阎锡山权

限，对外表示会为阎主持北平全权“另想办法”，

“经济方面，当不成问题”。形势有利后，阎锡山

顺势提出将卫戍军费由 130 万元提高到 290 万

元，同时将辖区内重要职位抓在晋系手中。天津

是北方重要海港和战略要地，各派系尤其是冯玉

祥方面对市长职务极为觊觎，始终未放弃渗透天

津。南桂馨曾为阎锡山接收平津出力甚多，因阎

之关系得以就任天津市市长。任职以来南桂馨受

到各方嫉视排挤，其中的“内幕指使”与冯玉祥难

脱干系。见南桂馨意志消沉并多次请辞，9月 2
日阎锡山又保荐得力干将崔廷献继任天津市市

长。在其极力争取下，蒋介石批准了崔氏的任

命。此外，阎还举荐曾任晋北盐务局局长的葛敬

猷为长芦盐运使。阎锡山主动为下属争取职位，

甚至锱铢必较，除主观上希望巩固晋系的政治成

果外，还有深层次原因。

北伐改变了晋系集团的命运，促使其由固守

一方的内向型发展路径走上扩张之路。第三集团

军入平，随阎锡山出发者“除在行营部服务人员，

约七八十人外，陆续调往之知事暨他项人员，至少

亦在二百之谱”，晋省赴察绥等地任职者同样为数

众多。阎锡山要维系个人权威和晋系内部平衡，

唯有嘉奖有功人员、完善人才上升渠道，而资源极

为有限的山西无法承载因战争而逐渐增多的晋系

要员，他只能将目光投向外部。国民党内部官员

选拔多凭保荐，派系实力和人事权力延伸的触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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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定了提案通过与否。晋系在国民党高层势单力

薄，若要谋取更多权力，与蒋介石的关系不仅重

要，甚至起到决定性作用，这也是阎不满蒋而又无

法决意反蒋的原因。

阎锡山不在北平期间，白崇禧暂代北平军

政。他召集军事会议，就部队进军津东、肃清直鲁

残部以及给养问题研究商讨，实际承担着卫戍平

津的职责。阎、白共同驻兵平津，权责难免冲突，

他们之间的潜在矛盾，日渐消耗着晋桂短暂接触

而建立的合作基础。

其一，阎锡山与白崇禧之间的比较与竞争始

终存在。当时视北方政治人物为腐朽，以南方革

命军人为进步的论调盛行。白崇禧被视为南方北

伐的代表，威望日隆。《大公报》即认为，北伐始于

广东，而第二、三集团军皆非自粤北上者，平津重

要将领中“惟白崇禧氏，自黄埔练兵起，至今日止，

终始其事”，该报甚至以“底定北平，南北统一，白

氏亦与有奇功”等语评价白崇禧。白深谙宣传之

道，上述评价亦有刻意经营及美化的成分。尤其

在东征期间，为展示所部兵士“战地上之生活，作

战时之勇迈”，白崇禧特电上海市政府代选人才，

由当时国内规模最大的大中华百合影片公司派团

队前往战地拍摄。统兵将领中邀人拍摄全军影片

者，“白氏当为首创”。该片名为《北伐完成记》，

甚为直白地点出北伐由白崇禧完成之意。

相形之下，半路加入北伐且有军阀底色的阎

锡山显易遭人诟病，难免对同处一地的白崇禧有

所嫉视。在公开场合，阎曾有第四集团军“及抵京

汉线，已无战事”的言论，只字未提白氏对北伐的

作用。这般言语，恰呈现出阎锡山恐被白崇禧取

代的不安全感。就任卫戍司令以来，阎在拨款不

足的情况下，只能任由麇集河北的杂军自筹军饷，

不仅“模范政治之名先在津埠实现”的愿望落空，

且被舆论指责治下“区区一县，每月刮敛二百多

万，任何军阀时代亦无此种现象”。还有论者指

出，“现在平津各机关竟非山西人不用，其侄内亲，

遍布要津”，并以“平津成了他的私产，平津的人民

成了他的奴隶”等语斥责阎锡山“倒行逆施”。8
月下旬，白崇禧将任“平津副司令”之说又被重

提。阎锡山生性多疑，“愈闻离奇之谣言，愈是宁

信其有，遂造成狐疑满腹之心绪”，此种传闻加剧

了其对白崇禧的忌惮。

其二，在平津的种种人事和权力纠纷使得阎、

白关系并不那么和谐。白崇禧曾一再向阎锡山申

明，军事结束便南撤，并无霸占平津之心。但他却

于9月中旬强占平奉路，随后更以军运重要为名，

强迫阎锡山委派的平奉铁路局局长王宪去职，以

第四集团军兵站总监、保定军校同学朱骅代之。

阎锡山闻讯后，即令王宪速返平奉铁路局，并向交

通部抗议。赵丕廉戳中其心事，直言由白氏公然

霸占平奉路推想，“其对于平津地盘不无野心，或

者更进一步，攫取津市亦未可知”。东征结束后，

白部接防平东防地。9月 27日，白崇禧向国民政

府请准解除代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暨右路各

军总指挥职务，第四集团军前敌各部班师回汉训

练，但内心“对于把部队在北方住下来，夺取平津

还是回师武汉，举棋不定”。盛名之下，白崇禧的

心境发生转变。尽管白氏屡屡萌生去志，并在公

开场合多次表态，但不服输的性格又使其在进与

退之间游移。在白看来，“阎的部队战斗力不强”，

“认为不堪一击，心存轻视”。因此，白崇禧进占

平津之心不减反增，并不使人意外。

其三，财政分配问题也是影响阎、白关系的重

要因素。第四集团军在平津一带兵力众多，首要

问题便是钱粮饷械。白崇禧率兵东征前夕，因向

国民政府财政部特派处索款无着，便要移用阎锡

山8月下旬卫戍平津款项，遭到后者回绝。白崇

禧对“事权不统一，兵饷无着落”甚为不满。进入

9月，北方天气转凉，国民政府允诺的冬衣粮饷迟

迟未发，白崇禧为第四集团军被服问题求助阎锡

山，同样未得妥善解决。白部士兵多湘鄂籍，深

秋季节尚着草鞋单衣，严重水土不服，让白崇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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骚满腹，谓其所经历的诸多战事中，“以此次东征

为最苦，盖无饭吃，无衣穿，兵士既冻且饿，诚感痛

苦万分”。白部士兵境况被他本人和报刊披露

后，引发各界关注，咸以有功之师不应如此待遇，

阎锡山遂于9月底犒赏白部10万元。

白氏率部肃清直鲁残军时，敌方不乏率部投

降者，蒋介石担忧桂系势力坐大，故技重施，继续

缩减军费，令白崇禧有“本部军队，尚虞饥寒，安有

余力再养俘虏”的无奈。白崇禧势必将自身遭遇

与同处一地的阎锡山进行比较。尽管阎的财政状

况不容乐观，但比之于白崇禧，则略显宽裕。白向

蒋指出，国民政府在河北省的各项税收多拨归阎

锡山卫戍经费，可由财政部支配的盐款项下拨发

该部军饷。蒋介石则告以 7月已将北平盐款及

各款面允作卫戍经费，经费不足之数，“当与百川

兄妥商支拨为宜”。而就在不久前，蒋介石刚向

阎锡山保证平津卫戍军饷决不致落空。他在明

知阎财政不敷的情况下，故意令白向其索要，进一

步恶化了二人关系。

作为地方实力派，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外部压

力下催生出的利益共通点，并不能掩盖二人在平

津利益上出现深刻分歧的事实。随着权责、财政

等纠葛日渐突出，白崇禧与阎锡山的矛盾逐渐浮

出水面，二人渐行渐远。北伐后蒋介石与地方实

力派之间的政治斗争产生一系列连锁反应，激起

漫流四野的政治洪波，持续冲击着国民政府并不

牢固的统治基础。

四、从阎、白合离看国民党整合地方失败之因

阎锡山久离北平，无形中助长了白崇禧的影

响力。军事委员会委员张群即谓，北平一旦发生

变动，关乎名誉事业。维护北平治安之责非阎锡

山莫属，对于军事财政“尽可不容客气的主持”，若

瞻前顾后，“未免示人弱点，必至吃亏”。张群所

言不无道理，不过阎锡山并非像其所说的一味隐

忍，而是通过与蒋介石的讨价还价，不断扩大政治

收益。

1928年 9月 25日，阎锡山终于在各方关注下

返回北平，从7月28日算起，离平接近两个月。重

回北方政治中心，阎锡山“第一任务即是筹划卫戍

军饷”。对于外界关心的“总司令将长留平否”的

疑问，阎直言不讳，“既到此地，惟有努力在此工

作”，常驻北平之意甚明。未料阎刚到北平，即收

到蒋介石令其兼任内政部部长的电函。直鲁残军

肃清后，北方政局相对稳定，又令蒋萌生调虎离山

的想法，阎锡山则拖延不就。蒋介石非但未兑现

此前承诺，反而继续加以财政制约，以致平津卫戍

经费“有动摇之势”。阎锡山面临的困难不仅丝

毫未减，且远远超出其想象。“各界均以经费困难

包围求助，各集团军亦均以补助为请”，由于河北

诸政不能进行，省府委员不乏面请辞职者，天津警

备司令傅作义因军食无着不回天津。军饷成为

困扰阎锡山的心病，他担忧“长此挨延，真有哗变

之虞”，以致10月中旬令赴南京的晋系成员将其

辞职信递交蒋介石。赵丕廉建议阎锡山“加意斟

酌”，18日阎复以“希即投呈，不必游移”。但仅过

一日，他又改变心意，告以“可缓送”。阎锡山辞

去平津卫戍总司令有现实困难的因素，但也不失

为投石问路、以退为进的手段，让他对辞职有所动

摇犹豫的，恐怕来自白崇禧的压力。

东征结束后，白崇禧决定将主力部队留驻滦

河西岸警戒，其他参战军调回平津，其统率兵力

近十万人，白之归宿成为各方关注焦点。10月

25日，白崇禧由津抵平。对于白部回防问题，张

学良以“异党潜伏平津，正在伺机而谋发动”为

由，电请蒋介石留白驻平维持一切。蒋随后征

求阎意见，得到截然不同的回复。几日前还力邀

白崇禧留平“共维地方治安”的阎锡山，此时则

谓河北驻军繁多，“时届冬令，南北气候亘异”，白

部“久戍诚有困难”，如对奉无用重兵之必要，似

应准白部回防，以示体恤。阎锡山强调“剿匪、卫

戍各有专军”，意在提醒蒋，白崇禧在北方只是

承担“剿匪”任务的过客，肩负“卫戍”职责的他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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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平津的实权，驱桂之意甚明。蒋介石见阎锡

山不愿调往南京，恐晋系在平津一家独大，仍令

白部驻留北方，致使阎卫戍平津权将受威胁之说

不绝于耳。蒋介石对地方实力派处处设防，地

方实力派之间彼此防备，成为国民政府政治运行

中持续不绝的弊病。

经过近半年的准备，蒋介石认为裁兵编遣时

机已到，遂定于 1929 年 1 月召开编遣会议。阎

锡山出席与否，于编遣会议及舆论观瞻至为重

要。在蒋介石与国民党要员的再三催促下，阎

锡山于 1928年 12月 12日抵达南京。未料阎前

脚离开，平津局势即发生变化。12月 16日，阎锡

山得到北平警备司令张荫梧情报，内称白崇禧

与河北各军编遣委员会主任吴忠信、安徽省政

府主席陈调元勾结，强迫北平行营主任杨杰下

令罢免蒋介石委任的北平公安局局长赵以宽，

“杨不肯，进退为难，始向蒋辞职”。张荫梧“闻有

陈欲得河北主席，白得平津总司令之说”，白崇禧

表示“两星期内，要做一点工作”，似在短期内将

有意外动作。

不同于阎锡山始终为同蒋介石的关系留有余

地，此时蒋桂关系已处于冰点。白崇禧很难直接

向蒋介石争取更多权力，故注重与同样不满蒋的

军事将领加强联络，并与国民党元老张继、李石曾

等联合，使原本支持阎锡山的北平政治分会主席

张继产生动摇，以此向国民政府施压。国民政府

财政制度滞后，加之蒋介石厚此薄彼，增大了地方

军人的离心倾向。互信缺失导致蒋介石愈加担心

地方军人有财养兵，处处加以限制；地方军人惧怕

无兵更易被消灭，谋求财源更形迫切。此种政治

生态下，冲突爆发只是时间问题。阎锡山离平，无

疑为白崇禧等提供了进一步控制平津的机会。

阎锡山对平津的异动格外重视，因担忧桂系

联奉造成北方局势失控，故特令在平晋系成员多

加侦察。尽管阎认为，割地筹饷之事白崇禧等

“绝不敢做”，但还是做好万全准备，电示部下：如

白崇禧等武力染指平津，当以强硬手段应付；如

以为可虑，可在天津、唐山、滦县附近布防。张

荫梧加紧活动，尽力使方振武、白崇禧、陈调元、

徐源泉不能联合，并与白部下刘春荣、李品仙等

取得联络，“使白部自身起分化”。阎锡山虽不

在北平，仍能通过晋系成员掌控局势，不能不说

与其多年的政治经验和手腕有关。阎氏执政心

得，莫过培养耳目，多方调查及密查同僚，在“奸

谋诡计未发之先即有觉察，并能于事先施以相当

之防御及消弭之手腕”。而桂系不仅政治人才

相对缺乏，且跟随白北上的部队由唐生智旧部改

编而来，因缺乏归属感，士兵“望归之心甚切”。

白崇禧在与阎锡山的较量中，明显处于下风。在

蒋介石许以张学良地盘、人事任命权等种种现实

利益下，桂奉合作无形中消解；采取急调陈调元、

吴忠信等回南京的“分化办法”后，白崇禧更加

力不从心，唤起了他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时期开

发新疆的夙愿。

白崇禧遂向国民政府上呈西北国防条陈意

见，表示愿率兵屯驻新疆。此举背后现实考量

居多。1929年 1月召开的编遣会议上，裁兵、财

政等方案陆续公布，第二、三、四集团军处于不利

地位。东北易帜后北方无驻重兵必要，眼下又面

临裁兵，移师西北可保留桂系在北方的实力。财

政窘迫的现实困境，也使白崇禧逐渐认识到平津

非久留之地。是时，白部三个月未接到接济，总

欠款达一百五六十万元，广东、汉口方面允诺接

济的钱款米粮业已数月未到，白崇禧“极感困

难”，有赴南京筹饷打算。未料 1月中旬白崇禧

因胞弟病逝伤感过度，触发咳血旧疾，入院治

疗。当记者赴医院访问时，白谓历年作战尚不觉

劳苦，“惟筹款应付，实最烦神”。来平后的种种

困难掣肘令白崇禧心力交瘁，故以回桂养病为

由，于 1月 22日辞去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一

职。白辞职未获南京准许，但允暂时休养，驻北

方部队由李品仙暂代指挥。白崇禧主动请辞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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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以退为进之意，因为即便入院治疗后他仍未打

消入京筹饷的想法。但“湘变”的持续发酵，完

全打乱了白崇禧的计划。

2月 19日，武汉政治分会决议改组湖南省政

府，罢免省主席鲁涤平，指定省政府委员何键为主

席。第四集团军夏威、叶琪两部奉令入湘，鲁涤平

闻讯率部退入江西。武汉政治分会之所以如此，

与政治分会行将裁撤，欲将湖南省掌握在桂系手

中有关。此时冯玉祥因编遣会议的裁兵方案及不

平等待遇，同蒋介石关系破裂，与桂系有重新联合

的迹象。当李宗仁约冯玉祥共同反蒋时，他表示

部署军队需要时间，希望桂系先行发动，“撑持两

个星期，到时一定响应”。如北方的白崇禧部与

豫、陕、鲁一带的西北军联合，再同两湖之桂军夹

攻，蒋介石将多面受敌。在蒋桂剑拔弩张之际，阎

锡山的立场举足轻重。

阎锡山同样因编遣会议对蒋介石心生不满，2
月 4日离开南京后即直趋太原，迟迟不回北平。

返行时阎同时包两船，一船乘坐，一船随行，一旦

发生事故，马上可以救援。阎锡山如此小心翼

翼，可能受张作霖皇姑屯被炸事件的震动，但自身

安全感的极度缺乏，也是国民党政治生态的直观

反映。面对蒋介石促其早日回南京协商处理“湘

变”的电召，阎锡山颇为冷淡，电复“对于湘事无知

无闻”，因旧病复发，“一时恐难遵命赴京”。策动

阎锡山并非易事，蒋介石通过极富游说才能的国

民政府参军处处长何成濬加以斡旋。2月 26日，

何成濬在电报中向阎锡山透露桂系“此次所为，纯

系冯氏嗾使”，并告之以蒋解决“湘变”的决心。何

谓冯如此，在于创造机会窃取平津，以达扩展地盘

之目的。阎锡山对冯玉祥在平津的动向格外关

注，甚至神经过敏，何氏正好点破阎之心事。他于

28日复电何成濬，请其代陈蒋介石“特予注意”北

平情形，石家庄方面军事自己“颇可担任，谅无他

虞”，表达了拥蒋态度。

阎锡山不仅搁置与蒋介石的分歧，且对蒋“无

不从命”，与之前的冷淡态度颇显反差。问题的答

案，在他给身处南京的第三集团军秘书长贾景德

和平津卫戍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绶光的电函中。阎

锡山认为平津军事不难解决，如大战爆发，当在晋

南，军事尚有胜算。但其话锋一转，马上强调“惟

财政一项，困难已极，非中央有确实接济，不易支

持”。阎支持蒋有驱逐白崇禧、防范冯玉祥的考

量，但解决财政困难的现实需求也是不容忽视的，

而且其重要程度丝毫不亚于前者。

得到阎锡山和张学良的支持后，蒋介石在处

理“湘变”问题上更加从容。2月 28日，蒋令刘峙

集中部队至潜山、太湖一带，阎锡山迅将平绥路移

交铁道部，以做战前准备。白崇禧顾及桂系兵力

南北分散，不能稳操胜算，故主张忍辱负重，以编

遣为由调北方各师回汉，进而整理两湖，以谋再

起。阎锡山虽已做好开战准备，然其念及战事爆

发后治下的北方各省必受牵连，内心深处又生纠

结。因此，当白崇禧电嘱阎锡山“代电介公，恳请

宽恕”时，阎当即应允此事并充当调停人，劝桂系

“对于中央提出条件，尽量接受。对于所属部队，

立予约束”，并将白电转发蒋。显然，对于桂系在

蒋介石压迫下忍与反的两难处境，同是地方实力

派的阎锡山不乏同情。

就在阎锡山斡旋蒋桂之际，3月 8日，李宗仁

公开通电辞去国民政府委员、军事参议院院长等

职，付诸武力的决心愈加坚定。“湘变”爆发之初，

李宗仁曾自请处分，但蒋未给李机会，后者亦轻视

蒋的军事实力。且李宗仁认为，“湘事本属处置地

方细事”，较张学良杀杨宇霆、常荫槐及冯玉祥处

分吴新田为轻，蒋介石却“故意扩大其事，借口兴

戎”，找冠冕堂皇的借口消灭第四集团军。见李

宗仁态度坚决，白崇禧与之密谋后拟将主力部队

“应用于大江南岸，进可以直取江宁，退亦足以占

领湘赣，与粤方紧为衔接”。

李宗仁不满蒋介石利用“湘变”公报私仇、消

除异己，进一步坚定了反蒋的决心。而随着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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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的巩固，其对反对势力的容忍度愈发降低。3月
15日，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在这场

被外界视为由蒋一手“包办”的大会上，蒋介石不

仅掌握了党的实权，还在国民党内人事安排和军

队编遣上占据绝对优势。在外界看来，蒋“假编遣

以包揽军权，假撤消政分会以包揽政权，假召开三

全代会以包揽党权”的目的已经达成。决定武力

讨桂后，蒋介石从三个层面布局消灭桂军。

首先，从内部瓦解桂系北方势力。早在 3月

9日，何成濬便奉蒋介石命令抵达北平，取消北平

行营并停发白部军费。11日，白崇禧因忧虑略

增旧疾，再入医院养病，避不见客，为蒋介石的

政治运作提供了机会。唐生智奉蒋密令抵天津

后运动旧部，李品仙的第八军和廖磊的第三十六

军“久戍燕蓟，情切南归”，一经号召纷纷反白投

唐，白崇禧成为孤家寡人。此后，白氏踪迹不明，

引发外界关注和猜测。原来，得到蒋介石要逮捕

白崇禧的风声后，廖磊念及同乡和同学私谊，护

送白逃往天津。之后白崇禧变装搭船辗转日本、

上海、香港、广州等地，最终仅以身免，狼狈脱险，

回到广西。

其次，从外部摒除桂系奥援。3月21日，蒋介

石以“反动甚烈”罪名将李济深扣押汤山，摧毁了

桂系在广东的大本营。5日后，国民政府下达讨

桂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三人本兼各职，

兵临武汉，国民政府南北统一后的首次大规模内

战——蒋桂战争正式爆发。为拉拢冯玉祥，蒋不

仅开出行政院院长、两湖主席和解决山东问题等

诱人条件，在财政上尤为慷慨，4月拨发冯部军费

竟高达 150万元，与阎锡山苦求难得的处境差别

明显。站在地方实力派角度，冯玉祥不满蒋介石

“不惮敛天下之怨，而党权亦一人独握”，担心兔

死狗烹，最初意存观望，但在蒋许以重利及桂系不

利的局面下，冯玉祥3月底明确表示出兵讨桂。

最后，直接策动桂军前线将领倒戈。4月初，

蒋介石通过与李、白不睦的俞作柏，唆使与其有表

亲关系的桂系驻汉将领李明瑞临阵倒戈，对桂系

造成极大打击。5日，中央军兵不血刃地占领武

汉。月底，两湖战事告一段落，李宗仁等退回广

西。随后中央军直捣桂系大本营，李宗仁、白崇禧

不得不在 6月底放弃最后抵抗，蒋桂战争很快以

蒋介石的胜利告终。国民政府的政治资源为蒋介

石战胜地方实力派提供了底气和实力，但这种建

立在金钱、权位之上的关系十分脆弱，表面胜利下

潜伏着无限危机。

在二次北伐初定至蒋桂战争前，蒋介石力图

收束地方实力派、加强集权，但并未依靠制度和组

织力量，而是选择增强嫡系而削弱对手，致使地方

军人不满加剧。这样的情绪，又在蒋对他们不断

打压、持续加以政治和财政限制中逐步发酵。编

遣会议后，北伐中的三个集团军首领冯玉祥、阎锡

山、李宗仁均站在了蒋介石的对立面，阎观望局

势、消极抵制，冯、李再度联合，倾向武力反蒋。地

方势力的分化组合，削弱了国民党刚刚建立的统

治基础，内部交相侵逼成为国民党的政治底色。

这样的结果，恰是国民党整合地方失败的直观

反映。

蒋桂战争爆发后，曾经的北伐功臣李宗仁、白

崇禧即被国民政府斥为“陈炯明第二”。陈炯明

背叛孙中山的历史，国民党人并不陌生，将蒋桂战

争与陈氏叛变归于一途，蒋自抬身份之意甚明。

尽管蒋介石在蒋桂战争中取胜，但国民党内派系

冲突仍在持续发酵。国民党内旧派消亡，新派崛

起，派系对立斗争，有时又互相依存，形成独特的

政治生态。由此可见，中国政治并未因北伐而革

新，国民党派系政治仍是北洋军阀割据传统的

延续。

结语

1928年6月，国民党底定平津、宣告二次北伐

完成之际，是阎锡山与国民政府真正深入接触的

开始，也是南方军人白崇禧步入北方政坛的开

端。阎锡山与白崇禧在平津政治关系的转变，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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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党难以有效整合地方实力派

的原因。占据国民党最高统治地位的蒋介石尚未

克服中国传统政治运作方式的局限，未建立起合

理的权力运行机制，使制度规范流于形式。对于

各地方实力派，蒋在力量不足时往往以换帖结拜、

“列土封疆”等方式进行拉拢，权势较为巩固之际

则常施以制衡手段，对阎锡山与白崇禧的安置即

体现此点。

阎、白在北方的合作建立在共同应对外界压

迫的基础上，而从二人关系演变中，亦可管窥国民

党权力分配的弊端。国民革命军北伐为冯玉祥、

阎锡山、李宗仁积累了一定政治资本，但旋即面临

蒋介石的压制削弱。他们不满蒋“欲公他人之军

为己一人所私有，欲缩他人之军而扩一己之武

力”，对于“中央即蒋，蒋即中央”的政治生态啧有

烦言。冯玉祥斥责蒋介石对“各军待遇不平等，且

挑拨离间，拆散革命战线”；胡汉民一方更将蒋称

为“南京军阀统治的中心人物”，“继承北洋军阀系

统，而更高度化，科学化的新军阀”。不过，地方

实力派既怨愤“中央”待遇不公，又见嫉于同“中

央”接近并获取权力者，为蒋介石施行分化瓦解、

各个击破之术带来可能。国民党整合地方力量失

败，表面看是地方势力盘根错节，始终不放弃对权

力与地盘的争夺所致，实际上则是由国民党政权

的性质决定的。大革命后期，蒋介石、汪精卫集团

反共“清党”，镇压进步力量，使国民党成为地主阶

级、买办性大资产阶级利益的代表，无法真正消弭

国民党内新旧势力之间以及各军政集团之间的矛

盾。蒋介石从其阶级利益出发，利用地方实力派

之间的矛盾实行牵制、打压，不仅激起地方实力派

的反对，透支了国民政府的公信力，而且释放了国

民党政治和军事冲突反复上演的催化剂，造成国

民党内派系斗争长期延续、国民政府与地方势力

相互倾轧的政治生态。

国民政府整合地方力量的效果与预期相差甚

远，所遗留的问题对北方政局走向影响深远。蒋

介石的政治分化手法尽管对提升个人地位具有一

定作用，却加速了各政治集团的分合重组，促使他

们寻找时机，利用一切机会发展壮大，反向强化了

派系观念。一时的利害或可改变国民党派系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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